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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蓬莱城北，丹崖山楔入黄海，八仙过海的传说随浪流
传。而从登州卫走出的一代名将戚继光，才是这座古城更为
崇高的精神丰碑。

1987年，适逢戚继光逝世400周年，蓬莱举办学术
研讨会，编纂出版了论文集。但真正将戚继光本人著

作、年谱、传记以及时代背景资料系统校勘汇
刊成帙的，是世纪之交由两位蓬莱籍离休

老部长牵头推动的中华书局版《戚继光
研究丛书》。丛书牵头人之一高扬

文，系原煤炭工业部部长，2004
年 1 月逝世；另一位陶琦，系

原交通部副部长，2003年5
月逝世。丛书中的多数

分册都是二人晚年审
读校样，在他们身后

陆续付梓面世，
堪称两位老领

导留给家乡
的一份文

化遗产。

两位蓬莱乡贤的同窗革命经历

高扬文，原名高方虹（亦作高芳鸿），1917年生于蓬莱后
关村；陶琦，曾用名陶中祜，1917年10月生于蓬莱陶家村（孙
陶）。1936年，二人同在蓬莱县立中学读书，加入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与于眉、孙晓风等人一道，组织声援华北救亡运
动、为绥远抗战募捐、开展抗日宣讲。陶琦于1937年9月由
于眉介绍入党，高扬文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高扬文奔赴太行山根据地，曾在《解放日报》任职，
后历任冶金部、煤炭工业部领导职务；陶琦投身山东纵队，进
入抗大学习，后来任职交通部水运局，官至副部长。二人同
乡、同庚、同窗，又同在革命战线奋斗，离休之后，回望桑梓故
土，将目光投向了400多年前从家乡走出的名将戚继光。

地方文史动议，老干部牵头

这套丛书并非简单的文化项目，完整工作链条如下——
发起端：蓬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希望把本土相关

文献，从早期油印论文集升级为学界可以直接征引的权威
定本；

牵头端：高扬文、陶琦以蓬莱籍老部长身份出任丛书主
编，联合撰写总序，依托自身资源推动书稿进入中华书局出
版流程；

执行端：军事科学院范中义，以及李克、郝教苏、仝晰纲
等明史、军事史专家，分工开展校点、撰述工作；

落地端：中华书局2001年至2004年陆续推出，分繁体竖
排、横排精装两种版本，定名《戚继光研究丛书》。

原规划10种，实际刊印8种

依据高扬文、陶琦所撰丛书《总序》记载，编委会
最初规划整套丛书共计10种，分为三大部分：戚继
光个人文集五种、史料整理两种、当代研究著作三
种。最终中华书局正式出版8种，尚有《戚继光研
究资料汇编》《嘉隆万社会与戚继光》两种虽列入
立项规划，但未能刊刻面世。

这套丛书把戚继光的文章奏疏、兵学著作、
生平年谱、时代背景、人物评传融为一体，从
“言、法、行、世、评”五个维度，构建起完整的

研究体系，也是明史研究领域第一套可供校
勘、征引、收藏的戚继光权威丛书。

市面旧书网常见“全8册合售”与“全
10册合售”两种说法。所谓“10册”，是旧
书经营者将中华书局出版的8册，搭配华
文出版社2001年蓬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编印的《戚继光研究论集》合并成套出
售。该论集并不属于中华书局丛书原定
10种规划之内。

陶琦2003年5月辞世，高扬文2004
年1月辞世，丛书的最后一本《明代倭寇
史略》于2004年2月出版，两位主编离世
恰处在丛书收尾阶段。但两部书稿未能
付梓，是书稿成熟度、出版项目等综合因
素造成，不宜简单归因于二人离世。

乡贤情怀与故土记忆

高扬文、陶琦合写的《总序》立意清
晰：戚继光是登州故土走出的先贤，蓬莱
后人有责任整理保存他的著作；整理古
籍不是单纯抒发怀古幽情，戚继光抗倭
御边、练兵保民的精神，在当代仍具备现
实价值。

这一立意，也与二人的人生经历高度
契合：一位主管能源实业，关乎国计民生；一
位主管水运海事，熟稔漕运和海防。回望明
代登州卫走出的少年将军，他们的评述既没
有书斋文人的空泛，也没有文旅宣传的浮夸。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主编团队整理《戚
少保年谱耆编》，以清道光二十七年仙游崇勋
祠刻本为底本，完整点校戚祚国等人编纂的
十二卷的第一卷，为后世所有戚继光年表、人
物传记确立了可靠的时间参照。这是依靠文
学演绎无法完成的硬核文献工作。

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如果仅仅把这套书看作两位蓬莱老部长推动
的家乡项目，会低估它的学术地位。在明史与戚继
光研究谱系当中，丛书具备三项不可替代的价值：

《止止堂集》此前缺少易得的现代点校单行本，
中华书局本让这位“诗人将军”的诗文文本得以稳
定流通；

《戚少保年谱耆编》点校本，成为后世各类戚继
光传记、年谱最核心的时间基准史料；

《明代倭寇史略》将戚继光置于嘉靖倭乱的宏
大时代背景之下，避免人物传记沦为孤立的英雄
叙事。

时至今日，学界研究戚继光，著作注释当中经
常可见“高扬文、陶琦主编《戚继光研究丛书》本”的
引据。这套丛书早已跳出地方乡土读物的范畴，成
为明史领域可资依赖的公共学术基础文献。2008
年蓬莱改组戚继光研究会，筹办第四届戚继光学术
研讨会时，依旧将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列为当地
文史工作最重要的代表性成果。

两位胶东革命女性的家国壮歌
□曹景广

以你之名，冠汝故乡
□紫苏

两位蓬莱老部长与《戚继光研究丛书》
□蔡玉臻

旧时
烟台民间有个

不成文的约定，甲
乙双方出现无法调和

的纠纷时，一方可以向另一
方提出挑战，以比武定结论。这

个过程烟台话称之为“叫偏”，内容包括
时间、地点、单打还是群殴、赤手空拳或是械

斗、赢输界定（伤或死）等约定。
烟台话中的“叫偏”，可以上溯到2500多年

的春秋时期，那时国与国之间的正式宣战就叫

“偏战”。
话说上个世纪30年代，某县某村一富豪出

资从外地请了一个新拳师，拳打脚踢十八般武艺
无所不能，不到三天就招收徒弟十余名。

距此村数里有一个老拳坊，因这位新拳师
的到来，其招生、声誉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于
是派去大徒弟携文书去新拳师处“叫偏”。新
拳师不甘示弱，当众签下“见血定胜负”的挑
战书。

某日某时，老拳师带大徒弟到新拳师拳房。
寒暄片刻，两人便并行去比武场地。走到村外，

老拳师问场子在哪，新拳师举起右手向右前方指
去。说时迟那时快，老拳师挥拳打向新拳师，戴
在左手上的钢指环划破了新拳师的左脸颊，顿时
鲜血淋漓。老拳师得手后，和他的徒弟兔子似的
飞奔而去。

第二天早上，新拳师的房间一直没有动静，
徒弟们进门一看，房间空无一人，想必师傅已经
离去多时。

这事儿发生后，远近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拳
师使诈不讲武德，有人说新拳师技不如人，咎由
自取，一时成为人们聊天的热门话题。

赵书策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名字。一个人要做

出怎样的事情，才能让生他养他的故乡，甘愿为他改名且以他为名？经过探寻，

我终于明白，招远人正是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民族英雄赵书策的深念——

叫偏与使诈 □王秉涛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

烽火漫卷招北大地，灵山巍巍，见证着一段
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往事。回望艰苦卓绝的革命
岁月，在胶东招北（1941年至1950年，招远县分
为两个县，招远县城以北的区域为招北县）这片
红色热土之上，不仅有驰骋疆场的男儿将士，更
有一大批深明大义、铁骨铮铮的巾帼英雄。她们
生在乡野，长于农家，原本盼望一份阖家安稳、烟
火寻常的生活，却在民族危亡、时局动荡之时挺
身而出，以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国重任。

本文记述的两位女性，一位是金岭镇掉钟
头村的革命母亲吴传英，先后忍痛送丈夫与三
个儿子奔赴前线，用半生的血泪书写舍家为国
的大义；一位是宋家镇丛家村女烈士刘鹤浩，身
为村妇救会会长，她奔走支前、投身土改，不幸
落入还乡团之手，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将27岁
的生命永远留给了故土。这两位平凡的胶东女
性，虽然选择了不一样的斗争道路，却怀揣着同
样滚烫的家国初心。岁月流转，山河换新，她们
的故事不应被时光尘封，她们的风骨永远值得
后人缅怀。

在招远金岭镇掉钟头村，钟离河水静静流
淌，岁岁北流。流水冲刷着世间的变迁，却永远
冲刷不掉村里代代相传的一段红色往事。这里
便是革命母亲吴传英的家乡，这名普通的农村共
产党员，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胸襟与毅力，先后送
丈夫和三个儿子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四人相
继奔赴疆场，留下“一门四英雄”的千古佳话，在
招北革命史上写下了厚重而悲壮的一页。

吴传英生于 1901 年 1 月，一生历经清末
动荡、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的漫漫苦
难。艰苦的乡间岁月，磨砺出她刚毅、豁达、善
良的品格。当胶东大地燃起革命火种、进步思
想传遍乡野时，她主动接受革命教育，坚定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身处乱世，她深深懂得国破
家亡的道理——民族大义重于儿女情长，只有
把侵略者赶出家园，寻常百姓方能拥有安稳的
日子。

1938年，日寇铁蹄踏入招远，胶东各地烽烟
四起。国难当头，吴传英毅然做出第一个艰难抉
择，送丈夫张丕丰报名参加八路军。丈夫辞别故
土亲人，奔赴抗日前线，12年转战南北，在部队
担任排长，常年冲锋于枪林弹雨之间。连年的征
战让他多处负伤，落下终身残疾，被评定为二等
残疾军人，身负伤病方才退伍还乡。丈夫离家之
后，家中的全部农活、家务、抚育儿女的重担，尽
数压在了吴传英一人肩上。白日里她下地耕耘，
操持生计，夜晚还要秘密参与村里的革命工作。
漫长的别离，她只能把对丈夫的思念默默藏于心
间，咬牙扛起家中一切，不让前线的丈夫有一丝
后顾之忧。

战火连年不息，保家卫国的信念，早已深
深扎根于这个农家小院。1941 年，长子张君
师长大成人，吴传英强忍心中不舍，亲手送长
子参加八路军。张君师辞别母亲，投身招北地
区的抗日游击斗争，穿梭在灵山的山野沟壑之
中奋勇杀敌。可噩耗很快便传回村中，1942
年4月，在招城战斗当中，张君师浴血奋战，不
幸壮烈牺牲。

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犹如利刃剜心。
巨大的悲痛没有压垮这位坚强的母亲，擦干眼泪
之后，吴传英依旧初心不改。她清楚，抗争之路
尚未走到终点，唯有坚持到底，才能换来后世百
姓的太平。

抗战胜利的曙光缓缓到来，国内的解放事业
仍任重道远。1945年，吴传英再一次割舍骨肉
亲情，送次子张君忠走上革命的道路。谁料命运
无情，1947年，张君忠在部队执行任务期间，意
外触电牺牲。接连痛失两子，乡亲们无不为这位
母亲落泪惋惜。可吴传英依旧没有被苦难击倒，
始终将家国大义放在心头。

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前方战事紧张。
1947年2月，她又义无反顾地将三子张君成送
去参加解放军。年轻的张君成踏着两位兄长的
足迹奔赴疆场，一路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
后，朝鲜燃起战火，张君成随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远赴异国保家卫国。1951年 5月，惨烈的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张君成血染疆场，为
国捐躯。

三次丧子之痛，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漫漫长
夜，吴传英却从来没有向党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
照顾的请求，只将万般悲痛独自埋藏心底。

为表彰这个家庭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
献，当时的招北县授予其“革命家属”光荣称号，
赠予匾额一方，牌匾之上题写着金光闪闪的五个
大字：一门四英雄。一方牌匾，承载着一个家庭
满门报国的赤诚，镌刻着烽火年代胶东儿女舍小
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它不只是一份荣誉，更
是一段由血泪与牺牲铸就的历史见证。

如果说吴传英是于苦难之中默默坚守、倾
尽全家之力支援革命的英雄母亲，那么刘鹤浩
便是站在斗争最前沿，宁死不屈、以身殉志的巾
帼斗士。

宋家镇丛家村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英
烈刘鹤浩。刘鹤浩生于1920年，18岁嫁入丛家
村，丈夫名为丛仁臣。原本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
的乡间女子，守着家庭，养育一双年幼的儿女，
期盼一家人能够平安度日。时代洪流
滚滚而来，1940年，招远抗日
民主政府成立，抗
日救国的风潮

席卷村村户户，刘鹤浩与丈夫一同投入到家乡的
革命工作当中。

1945年，丈夫接到组织调令，远赴外地从事
革命工作。从此，家中的所有担子全部落到刘鹤
浩肩上。白天下地耕种，回家之后还要悉心照料
两个尚且年幼的孩子。等到夜深人静，安顿好家
事，她便投身妇救会的各项事务，组织村里妇女
赶制军鞋，下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每一项工
作她都不辞辛劳，在后方默默支援前线。

1947年，刘鹤浩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当选本村妇救会会长。肩上的责任愈发沉重，她
投身革命的热情也愈发高涨。平日里她走街串
巷，挨家挨户宣讲革命政策，发动全村妇女赶制
军需物资，募集慰问品犒劳前线战士，耐心劝导
乡亲们送家中青年参军参战。在她的带领之下，
丛家村的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同年，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全面铺开。
刘鹤浩不畏强权，始终冲在斗争第一线，带领贫
苦百姓同地方恶霸进行斗争。在批斗恶霸庞太
康、丛立昌的群众大会之上，她第一个登台发言，
义正词严地历数恶霸欺压乡邻的桩桩罪状，极大
鼓舞了在场群众的斗志，有力推动全村土改工作
顺利开展。

她的举动，彻底触怒了遭到清算的地方恶
势力。当年8月，庞太康、丛立昌二人纠集还乡
团，随同国民党军队窜回丛家村，对村干部、土
改积极分子展开疯狂的报复，白色恐怖笼罩整
个村庄。一天夜里，为妥善转移村内重要物资，
刘鹤浩冒险返回村中，不幸在村东沟被还乡团
一伙抓获。

敌人一心想要从她口中逼问出当地革命干
部的藏身地点与村里各项机密，对她动用残酷
的刑罚。皮鞭如雨点般落下，打得她皮开肉
绽。刘鹤浩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句敌人想要
的情报。穷凶极恶的还乡团恼羞成怒，又残
忍地将她绑在马尾之上，策马狂奔，一路
拖拽和摧残，最后用刺刀将她杀害，并
将遗体抛入井中。年仅27岁的巾
帼英雄，就这样将自己滚烫的
鲜血洒在了这片她拼尽全
力守护的故土之上，壮
烈牺牲。

硝烟早已
散尽，岁
月

缓缓前行。吴传英没有走上战场，却把丈夫与三
个儿子尽数交给国家，在漫长的时光里独自承受
一次次骨肉别离的伤痛，以一生的坚守诠释家国
大义；刘鹤浩立足乡村基层岗位，奔走呼号，直面
反动派的屠刀，用生命守住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
仰与气节。

烽火年代的招北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和她
们一样的胶东农家妇女。她们有的在家默默
操劳，扛起后方生产、抚养老小的重担；有的
赶制军鞋、传递情报、掩护干部；还有的像刘
鹤浩一般，直接站到革命斗争的一线。她
们没有战马和钢枪，却以女性独有的坚
韧、勇敢与担当，成为胶东革命事业当中
不可缺少的力量。

灵山巍巍，忠魂永存。一方“一门
四英雄”的牌匾，一口掩埋英烈忠骨
的古井，是岁月留给后人无声的课
堂。回望那段烽火岁月，读懂牌匾
背后的血泪、铭记烈士宁死不屈
的风骨，我们方知今日国泰民
安、万家灯火来之不易。
先辈们以骨肉之躯换来山
河无恙，后世之人当永
远铭记招北巾帼的动
人故事，赓续红色血
脉，代代传承这份
厚重深沉的家国
担当。

从招远市区一直往西走，过了金岭镇，到了
大户陈家村再向西，是一条缓缓向上的乡道。上
了那道大坡，高岗之上，路边立着一块村碑，碑上
赫然刻着四个字：赵书策村。

赵书策是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的名
字。一个人要做出怎样的事情，才能让生他养他
的故乡，甘愿为他改名且以他为名？要知道，在
招远，村庄的名字大多来自姓氏宗族或地形地
貌，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村庄，是罕见的。我
想，那一定意味着这个人对这片土地的意义，已
经重大到无法用其他任何方式来纪念。

经过探寻，我终于明白，招远人正是选择用
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对民族英雄赵书策的深切
怀念。

这个村庄，原名赵家沟。1926年冬天，赵书
策在这里出生，小小的山里娃长就了一双明亮的
眼睛和一副倔强的骨头。

1937年，日寇的铁蹄踏进胶东。赵家沟这
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地势隐秘、民心赤诚，成了
抗日游击小组的常驻地。上级在这里设立了兵
工厂、银行、矿物局和粮站等后方物资供应点，还
在这里隐藏武器弹药。兵工厂藏在山坳里，打制
的枪械深夜运往前线；北海银行的账本锁在深挖
的地窖里，每一分钱都用于支前。赵书策在大人
堆里钻来钻去，耳濡目染，一颗心早就跟着队伍
走了。1941年，15岁的赵书策是儿童团长，负
责站岗、放哨，为组织传送情报。一根红缨枪比
他高出一头，可他立在村口的样子，像一棵钉进

土里的小树。情报装进空心柴棒，或塞在鞋底夹
层，他跑十几里山路送到邻村联络点，汗透衣衫，
从未误事。

1942年，16岁的赵书策加入了青救会，任青
救会主任。赵书策和其他村干部密切配合，教育
群众严守机密，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使我党
的战勤物资和人员没有受到一点损失。又因为
日常工作机智聪敏、表现突出，他还获得了兵工
厂破例奖励的两颗特制手榴弹。

1943年阴历九月，因汉奸告密，驻招远城
的日伪军出动大队人马，妄图将驻扎在赵家沟
村的区政府和兵工厂一网打尽。二十五日，天
刚蒙蒙亮。赵书策握着红缨枪，站在村外的高
坡上放哨。他忽然望见远处尘土扬起，不好，日
本兵来了！

他拔腿冲进村，来不及挨户敲门，就一路嘶
喊：“鬼子来了！快撤！快往山里撤！”喊声撕裂
了清晨的宁静。区政府的人惊醒，兵工厂的工人
抱起模具就往后山跑，乡亲们拖儿带女奔向山
里。赵书策却没有跟着人群跑。

他转身，向相反的方向奔去。他一边跑一边
大声呼喊，吸引日本兵的视线。他跑过田埂，跑
过石桥，跑到月牙河边。看着日本兵越来越近，
他甩出了一颗手榴弹，烟尘腾起，有几个日本兵
倒地。恼羞成怒的日本兵举起了罪恶的枪，子弹
击穿了他的后背。他扑倒在地，血渗进河滩的沙
砾里。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日本兵以为他必死
无疑。当他们围上来查看时，他拼尽最后一丝力

气，拉响了仅剩的那一颗手榴弹。
轰——
一声闷响，火光包裹了他和围上来的日本

兵。河水被炸起丈把高的水柱，落下来时，已分
不清是水还是血。17岁的生命，在那个清晨戛
然而止。区政府保住了，兵工厂保住了，乡亲们
保住了。只有他，永远地留在了17岁。他用自
己稚嫩的生命，守护了一村人的安全。

80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清澈见底的月牙
河边，河水浅浅的。我蹲下身，把手伸进水里，凉
意顺着指缝渗上来，像时间在掌心穿过。我忍不
住想，假如我是赵书策，站在那个清晨的路口，我
会怎么选？我会不会犹豫？会不会怕？会不会
和大家一起跑？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可17岁的赵书策，
替我们所有人，做了那个最难的决定。

面对黑压压的敌人，面对必死的结局，有多
少人能够坦然走向死亡，只为给他人争取一线生
机？赵书策做到了，他不是不知道死意味着什
么，或许，在他心里，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在赵书策牺牲整整两年后，万人追悼大会在
村东的高岗上召开。政府授予他“民族英雄”的光
荣称号，立起了纪念碑。会上宣布：赵家沟村，从
此改名为赵书策村。从此，一个少年的名字，成了
一座村庄的名字。这在招远金岭镇是唯一的。

他的名字，成为这片土地的名字，让每一个
住在这里的人、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每一次念
出村名，都是一次默悼和纪念。

这不是一块墓碑，这是
一片活着的土地在替他呼吸。
他不是被埋葬在故乡，他是化作
了故乡本身。

每一个路过这里的外乡人，看
到村碑，都会问一句：赵书策是谁？

然后，就会有人讲起那个17岁少
年的故事。

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一片橘
红。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放暑假
了，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村路上飞驰而
过，笑声清脆悦耳。他们大概知道，脚下的
路，是赵书策也曾经走过的路。但他们未必
想过，80多年前，有一个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少
年，也曾在这条路上奔跑。只不过，那个少年
奔向的是死亡，而他们奔向的是灿烂的明天。

转身离开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碑。
晚霞给它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静静的，暖暖
的。赵书策牺牲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
会成为村名。他只是做了他以为对的事，用一条
命，换全村人的命。而这片土地上的人，用最朴
实也最隆重的方式记住了他。

从此，故乡即他，他即故乡。他与这片土地
再也分不开了。每一缕炊烟，都是他的呼吸，每
一季麦浪，都是这片土地绵延不绝的回响。一
个17岁的少年，以这样的方式，在故乡的血脉
里永生。

英雄不朽，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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